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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女将张琴秋传
李 蕾 杨雪燕

! ! ! ! #$%妇女独立营的战士们立时一阵猛射

陶万荣低着头。张琴秋又说，也没什么大
不了的，胸怀大一点，你是干部嘛，再去和那
个战士好好谈谈，沟通沟通，双方取得谅解，
革命队伍就像一个大家庭，没有什么不好解
决的，你说呢？陶万荣点点头，她很快意识到
自己在工作方法上不够冷静，有点简单。

红四方面军总部根据妇女工作的特点，
进一步明确了妇女独立营的任务，即保卫后
方机关、医院及仓库；清剿土匪；运输武器弹
药和其他军需物资；转运伤病员……根据这
些工作，女兵营又开始了紧张而艰苦的军事
训练。秦基伟调到妇女独立营来担任军事教
员，女战士们从最基本的稍息、立正、向左向
右转等动作练起，然后练习射击、投弹和刺
杀，学习如何利用地形掩护自己进入战斗，并
组织小分队进行军事演习。
田颂尧的部队又一次组织兵力朝川陕苏

区扑来。妇女独立营接受了任务，护送总医院
三百多名伤病员由通江毛浴镇向北转移。为
加强领导力量，由张琴秋亲自带领着妇女独
立营行动。时间紧迫，现有的担架又不够，张
琴秋就带领着全营干部战士上山砍那些青杠
棒做抬杆，割粗壮的葛藤编网子，自制担架，
两人一副，落实到人头。一切准备就绪，妇女
独立营就出发了。女战士们还在裤腿里灌满
粮食，把裤脚扎紧，扛在脖子上，以保证伤病
员路上的供应。
川北是个典型的山区，大山绵延，山连着

山，岭连着岭，山路本来就曲折崎岖，又绵绵
不断地下着毛毛细雨，脚下就更加黏滑泥泞。
可妇女独立营的战士们不屈不挠，抬着伤病员
在泥泞的道路上行进着，长长的队伍在崇山峻
岭间时隐时现。遇到山高坡陡，为保持住平衡，
走前边的人不得不用膝盖跪着走，抬后边的人
就得把双臂高高举起。女战士们的衣服磨破
了，膝盖和胳膊处鲜血淋漓，可她们不叫一声
苦。张琴秋看到过川北人在抬滑竿时，喜欢喊
号子，既可以连贯前后，协调动作，也很好听，
能激发人的情绪。于是张琴秋提议，大家即兴

编词，一人领头，大家应和。
这样走了三天三夜，妇女独立

营在赤北县的竹子坝歇下脚来。可
是刚刚停下，就得到报告，田颂尧
部下刘汉雄独立师的一个团正朝
这里移动。

张琴秋冷静地分析了形势，命令妇女独
立营全体指战员就地隐蔽伤员，准备进入战
斗状态。妇女独立营大多数战士虽然接受过
军事训练，但还从没有过实战体验，加上她们
手中的武器也远不如敌人，因此人人显得紧
张，甚至有些混乱。张琴秋一面从容镇定地布
阵，一面指挥干部战士迅速占领制高点，没有
她的命令，谁也不许放枪，要沉着冷静，注意
节约每一粒子弹。
敌军越来越近，妇女独立营悄然不动，直

等敌军进入了射程以内，张琴秋才果断地喊
了一声，打！自己率先向敌人放出了第一枪，
当头的一个敌人迎面倒在了地上。接着，陶万
荣和曾广澜的子弹也在敌群里开了花，妇女
独立营的战士们受到了莫大的鼓舞，立时一
阵猛射，越打越过瘾，真正开了火，大伙心里
反倒不惊慌了，把在日常训练中掌握到的知
识全都用上了。敌人万万没有想到会在这里
与红军遭遇，而且火力会如此之猛，情急之下
来不及判断，以为遇上的是红军主力部队，于
是迅速掉头，潜伏起来，不敢贸然行动。
妇女独立营见敌人撤了出去，张琴秋便

命令停止射击，双方进入对峙状态。静观了一
会儿动静，张琴秋思索，从各方面条件来看，
如果硬拼，妇女独立营取胜的可能性不大，而
且，她们最主要的任务是转移伤病员，不能顾
此失彼。可是，怎么样才能巧取呢？她决定采
用政治攻势，便发动和指挥四川籍女战士朝
敌军喊话：“白军兄弟们，我们是红军；红军打
日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白军兄弟们，不
要为你们的长官卖命！”“欢迎你们参加红军，
大家一起来抗日！”

四川军阀混战，早就引起士兵的厌战情
绪，往往找借口逃避去火线送死。最近又与红军
作战，可听到的说法却是，红军是老百姓的队
伍。有的士兵家里专门捎信，叫别跟红军作对，
打仗的时候把枪口朝天。现在又听到喊话的净
是些女人，谁家里没有婆娘姐妹？士兵们的心思
就有些摇摆不定。敌团长不想再听下去了，这简
直是涣散军心，于是下令道，射击！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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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红英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是啊，金师傅说的没错。武家根嘴上没有
回答，但心里并没有否定。金师傅吐出了一口
烟，问道，可是你和夏秋莲又有谁来成全呢？
你们两个人心里的苦，又怎么说呢？武家根无
法回答。这些日子以来他一直躲避着夏秋莲，
甚至回避一切与她相关的事物和记忆，然而，
他越是想躲避，却越是躲不开，有好
几次他在梦里都见着了她，她不与
他说一句话，不搭理他，一个人在默
默地流泪，他想掏手帕给她擦眼泪，
却无论如何都找不到手帕，他拼命
地叫着她的名字，可喉咙里发不出
任何声响，他总是在这种焦急的情
绪中惊醒了过来。

良久，没有说话的武家根终于
开口了，他对金师傅说道，师傅，还
有烟吗？给我一支吧。金师傅看了他
一眼，从口袋中取出了一包老刀牌
香烟，抽出一支，并将手中的洋火也
一并递给了他。在金师傅的记忆中，
武家根从不抽烟。果然，香烟点燃
后，他狠狠地抽了一口，只这一口他
便咳嗽了起来，他咳得连眼泪都流
了出来。金师傅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在心底默
默地说了一句：这又是何苦呢。
李少杰和方心雨成亲后从学校搬了出来，

原本是打算在外头找个房子先租下，但李少杰
转念一想，租别处的房子是租，还不如索性到
“德泽坊”看看。正巧赶上房东有一间前楼的朝
南厢房正欲出租掉，李少杰连忙租了下来，这
样他便能与三位哥哥住在同一条弄堂里了，方
心雨听闻后也感到很欣喜。李少杰觉得和哥哥
们住在一处，既能相互有个照应，又能商量罢
工和起义的事情，岂不妙哉妙哉。最近他们四
兄弟正在组织大规模的工人罢工行动，看起来
武装起义也迫在眉睫，好事将近了。

李少杰搬入“德泽坊”那天，王德宝特地
去弄了一辆板车把他和方心雨的行李都放在
了上面，推进了弄堂。
武家根和张小海则帮着李少杰把租下来

的房子打扫干净，布置一新，红英将原先剪好
的很多“喜”字也拿了出来，先给他们的房间
内张贴上了。
从兄弟几个的只言片语中，红英听出工

人们很快就要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了。红英

心头一惊，她悄悄打量着身旁的武家根，她看
到他双目放光，她还记得第一次武装起义他
是负伤而归，看着他手臂上血淋淋的伤她吓
得整个人都颤抖了起来，一想到会有生命之
忧，她这次怎么还能让他去呢？

等帮着李少杰搬好家，走下楼出了门之
后，红英告诉武家根她有几句话想对他说，然后

她就说到了起义的事情，她让家根这次
无论如何也不要再参加了，最近外面罢
工又闹得厉害，他参加罢工的事情她暂
且不说了，但对于起义，她一个劲地追
问家根究竟准备哪一天进行，武家根说
他不知道，但表示起义当天他一定会
去。红英知道即便他已经知道了起义的
时间，也绝不会跟她说的，因为这是他
们的纪律。后来的几天，红英常常失眠，
她躺到床上就会想到家根要参加起义
的事情，她真的担心。
然而，红英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

了。这天一早她去阁楼上找家根，想问
问他今天想吃些什么菜，她趁着买早点
的时候可以把菜带回来。不料，敲了半
天的门，屋内没有丝毫声响，红英敏感
地觉得今天似乎要有大事发生，平时武

家根就算是要去上班，也没有这么早离开。
红英想了想，连忙跑去找王德宝和李少

杰，不料，他们均不在屋内，她更确信了，今天
他们一定有行动！怎么办？她该怎么办呢？
红英忽然想到了一个人，一个名叫夏秋

莲的女人，她一定知道他们的去处，说不定她
还会参加这次行动。对，她得赶紧去问问她，
若是她在家，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红英出
了弄堂，赶紧叫了一辆黄包车，自打她来上
海，还从没舍得花钱叫过黄包车，但这次她豁
出去了，顾不上这么许多了。
黄包车拉得很快，不一会儿便到了夏家。

红英抬手敲了敲门，一个佣人打开了房门，她
一边问道：夏秋莲呢？一边走进了院子。那佣
人连忙关上院门，追着她身后说道，小姐正要
出门，你是哪位？找小姐有什么事情？我好去
通报一声。红英说道，通报什么通报？她对着
屋内叫道：夏秋莲，你给我出来！
夏秋莲拎着包从里屋走了出来，她看到

红英一愣，说了一句：你怎么来了？红英反问
道，我怎么不能来了？幸好我来得早，不然还
真碰不到你了。我问你，家根他们去哪里了？


